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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幼时骑过狗，苹果树扬花时节，关道坪扁头家老大三十里外的鸡

山娶亲的那天晌午，沉重的草席子大小的乌云，吸足水的蝙蝠一样，黑鸦

鸦南山顶上飘压过来。黑色蝴蝶样乌黑的云朵，低垂着，像一群脱缰漫过

草原的苍黛色野马，狂野地驰掠过关道坪的树梢、屋顶，朝北面仁当川喧

腾肆虐而去。一盅茶功夫，一阵排山倒海的飓风，挟裹着北去的乌云，倒

回了关道坪。随着一条蚰蜒似的闪电麻鞭一样头顶 “噼啪”一声脆响，黄

豆大小的雨滴，枪子似的，没头没脑，亮晶晶珍珠般激射下来，铺满一层

厚厚烫土的路面，立马飞溅起一道黄色的土雾，迷蒙了行人的眼。

雨愈下愈大，晶莹剔透的水珠，转瞬之间，缀成了银线，疾风的摇曳

下，银白色的蚕丝般，密密地斜织着。雷声隆隆，万柄利斧劈柴般巨响，

灰蒙蒙的天宇间，无数火蛇纠缠着飞窜。含混着山崩石摧震耳欲聋的响雷，

瓢泼大雨水桶倾泼相似，织成了帘，织成了网。远处的山和人家，近处的

树和路，皆一律迷失在雨雾之中，隐隐约约绰约成一幅水墨山水画。

大雨滂沱时，扁头家鸡山娶亲的一行人，刚从一条生满芨芨草的捷径

上绕过了莲花城，正沿着一条水蛇样七拧八扭铺满撂光石的红土子路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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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子梁。由于走了极长的路，一行人气喘吁吁，满脸可脖子的汗流。两头

驮背新娘子和嫁妆的黑叫驴，也蹄飘脚软，尻肷上汗水，洗过一样，任凭

牵缰拽辔的人如何抽打，如何赶撵，也不奋蹄疾行，只一味耷耳垂眼，蔫

不沓沓不紧不慢挨着脚步。娶亲队伍，领头的是媒人程光义老汉。程老汉

已交六十，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走不了五里路，其喉头就拉起了风匣，丝

啷啷像有个响哨鸣着。程老汉今日娶亲，身心更为颓唐憔悴，走了一路，

嘴里嘟嘟囔囔叫骂了一路，脸阴霾得攥得下水来。他窝着一肚子火，走得

脚疲腿软，热喘如牛，喉头焦渴得如同火燎。迨一步步挨到冷子梁山麓，

愈想愈气，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火气，手里拄的磨滑得油光瓦亮的拐拐棍恶

狠狠戳点在路边一株繁茂葳蕤的槐树下，一面撩起衣襟擦拭着可头可脸的

汗水，腔子煽得像一胀一瘪的风帆，一面愤愤然骂道: “往钱眼里钻，———

现如今谁家还吆喝着毛驴迎媳妇子?”

扁头兄弟李五仁正牵着驮嫁妆的黑驴低着头灰不沓沓走路，听见叫骂，

抬头一看，见程老汉拄着棍子站在一棵槐树下，一边喘气擦汗，一边黑着

脸污言秽语叫骂。五仁也走得一肚子火气，虽说一丝风都没有，天热得如

同蒸笼，他极想躲在阴凉里扬一扬气，但他明白，路还很长，得自己一步

步迈越，而且天也会一阵热似一阵，如歇在阴凉里候到凉快，交夏的天气，

天就黑了，更让他不敢驻足的原因是，今天天气不太保险，天一直在上墨

云，万一耽搁了时间，下起雨来，错过了新人进门的钟点不说，高陡如同

僧帽的冷子梁，就上不去了。五仁抹一把汗水滚豆的黑红色脸膛，仰头看

一眼云卷云舒的天空，遽忙驴缰绳塞在牵拉另一头叫驴的侄子福娃手里，

陪着笑脸跑过去，低头哈腰给程老汉递着一根纸烟，谄谄满脸笑着，道:

“哥，咱们怕得快走，天气不保险，一直在上云，好像有雨。”程老汉瞪一

眼五仁，推开五仁的手，不接烟。五仁奉承着程老汉，嘴里说着好话，一

根烟不住地往程老汉的手里递着。程老汉见五仁纠缠不清，阴凉里扬气不

舒坦，心里更为焦灼，骂骂咧咧拨过五仁递烟的手，擦去一股迷入眼睛的

汗水，咆哮道: “下了倒好!”言毕，掉过头，不理五仁，捡一处中意的路

埂，横亘了拐拐棍，竟一屁股坐在上面，脱了汗衫，乘起凉来。五仁趋上

前，低三下四，嘴上抹了蜜，说尽了好话，但不管五仁如何央求催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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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就是不动身起步。

程老汉倚老卖老，除了天气原因之外，一定程度上，还有今日早晨生

的一肚子闷气。原本，作为媒人，按照当地的乡俗，迎亲的良辰吉日，是

其最劲大的一天，也是桌上桌下受众人尊抬的一天，万没有生气的必要，

可他却肚子里淤积着一腔无名的火气。他觉得今日不但不能尊大，而且给

人背脚踏了。其实，今早炕上起来，他心悦情怡，如同一匹草原上亢奋的

儿马，情绪万没有这般糟糕。他鸡叫三遍后，就老早穿衣下炕了。他平日

舍不得多穿的玄绸对襟夹衫也抖抖索索穿在了身上，老婆新纳的黑条绒圆

口布鞋也登在了脚上。他不待扁头拿烟礼请，就欣欣然拄起拐拐棍朝扁头

家走。出了门，他的心情和蔚蓝的天空一样明媚。甚至于，他对着东方烧

得满天通红的七彩霞光笑出了声。及至到了扁头家，他依然心情愉悦，朗

笑着，不停地指手画脚安排着扁头家迎娶新娘子的事宜，显得甚为积极主

动。迨至诸事安排停当，与娶亲的几人围着炉子熬茶喝时，一起关于迎娶

方式的纷争，使其心情降到了冰点。他如同一碗刚盛出来，正欲下箸，就

掉进了一团雀屎的饭菜一样，内心充满着恶心与厌弃。他甚至浑身起了鸡

皮疙瘩，筛起糠来，嘴巴哆嗦战抖得无法说话。

这起纷争，缘起于扁头的中途变卦。起先，女方家为了荣光，商量嫁

娶时，让男方家租雇小车接娶，扁头也是应承了的。谁想，早晨程老汉喊

一同娶亲的五仁妆扮车辆时，扁头却牵来了两头黑叫驴。程老汉不解，眨

巴着眼睛说不是租雇两辆小车迎亲嘛，吆喝驴干啥。扁头家房下看一眼扁

头，低头喝着茶，装作没有听见。程老汉一把扯住打扮得靓丽耀眼的扁头

家大儿子憨娃，说当日你丈人要车你是听见的，你也口口声声保证说会掏

钱仁当川租雇两辆高级小车的，怎么没有雇车，换成毛驴了，如果咱女方

家迎人，人家为这事喧闹执拗，我红口白牙给人家咋样答复。憨娃看着他

爸吭吭哧哧说不出话来。扁头见程老汉变了脸色，嘴一瘪，走过来，横亘

在程老汉眼前，一颗刀背样的扁头晃荡得如同一柄蒲扇，乌黑着一张麻子

脸，牛铃一样的狼眼圆睁着，不理会程老汉，呵斥起儿子来。扁头骂了几

声儿子木头兽头只是吃货后，乱了方寸，高声呵责儿子说你轻狂个啥，流

了几身臭汗务役苹果挣了几块钱你轻狂个啥，若是年成不好，苹果卖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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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落下一屁股账你就等着吃屎去，人没老来，就骚情得不知天高地厚姓

什么了。扁头的话语占地方太宽，众人都明确知晓。程老汉也明确知晓扁

头借机说事，远远骂自己，脸红得赤了脖子，但扁头没有公然责备自己，

也就无法发火叫板，一口怨气硬咽进肚子，沉下脸说要车的事是女方家的

主张，也不是自己从中作梗，并解释说这几年，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

并不过分，再说租雇小车是给你脸上贴金，雇车也花不了几个钱，你又不

是雇不起。扁头不顾忌自己言辞有失，听见程老汉说自己的不是，腮部紧

绷的肌肉胀成了猪肝，扭头正对着程老汉，怒气冲冲道: “若要飞机，即便

我拆房卖瓦雇得起，关道坪荒坡陡屲还停不了!”程老汉先还笑着和扁头分

辩曲直，及至听了扁头生硬讥诮的话，也失了分度，来了气，粗脖子红脸

嚷道: “你给我这么辛辣着干嘛? 你家迎媳妇子，雇车是让你风光来，你毬

头子嘟甩嘟甩，给我这一头子干啥?”扁头见程老汉话头不对，来势汹汹，

娶亲离不了程老汉，不便于立马过河拆桥，忙虚晃一枪，丢下一句: “你把

你的两千元挣，少管我家迎媳妇子吆驴哩还是开飞机哩!”嘴里说着，端着

一副铜水烟壶，僵硬着身子，嘟噜一转，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噗噗踏踏

出了屋门。

程老汉听了扁头的话，方才知晓扁头今天一改往日对自己的恭敬，对

自己下眼皮不抬上眼皮不睁，是因为两千元媒人跑腿费，更为来气， “哐

啷”一声，放下一盅覆罩着一层白气的茶水，蹾坐在茶几上，黑着脸高声

喊道: “你家说不下媳妇子，你两口子抹着泪，踏断了我家门槛，一口一声

程家哥，许愿心央及我说: 若是你给我家憨娃说门亲事，我给你两千元跑

路费。现如今，我走东走西，磨破了几双鞋，好不容易说成亲事迎娶，没

想你媳妇子尚没有迎进门，就卸磨杀驴，有你这样的人吗? 你尻子里摸一

把，看是男人嘛女人，说话不站队着?”程老汉越说越气，叫嚷着大步流星

赶出门，和扁头理论。屋里坐着喝茶的一早前来商量迎亲的扁头家几个房

下，见话头不对，事态不妙，急忙上前胳膊上拉扯住程老汉，替扁头赔话

道: “扁头就那样人，说话没高没低，老哥你是知道的，你权当他放了一个

臭屁，不要计较了，咱们来商量迎亲的事。”程老汉一经众人的拦挡，愈发

得势，一扑一楞挣脱着众人的手，一定要出去和扁头把话说清楚。众人不
·4·



松手，解劝着说这话咋能说清楚，就是说不清楚，即便说清楚了，又能怎

样。见说，程老汉依了众人，不再追出门去和扁头理论，却是挣三挣四地

推开众人阻拦的手，甩手不再前去迎亲管事，欲要开溜回家睡觉去。众人

见程老汉半路上撂挑子，着了忙，齐声道: “辘础拉到半山上，老哥你歇火

不管，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扁头说那话人骂他，你这样子做人骂你!”

“我干这辱没先人的丢人事，就没准备人说好!”程老汉恨得牙咬得咯

嘣嘣响，恼得手指哆嗦成了秋风中瑟缩的枯草。

“老哥你这是说的气话。十里八外的人，谁不知道老哥你的为人，咱会

是那种半路上撂挑子的人吗!”

众人脸上堆着笑，用中听的话奉承着程老汉，不停地央请着。又暗暗

地给旁边木木痴痴苦着脸愣怔着的憨娃递眼色。憨娃迟滞中清醒过来，遽

忙跑出了屋子，旋即又返身走了进来，手里捏着一沓钱嗫嚅着给程老汉递。

程老汉仰迈着脸，视同不见。扁头族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汉憨娃手中接过

钱，谄笑着捧到程老汉眼前，道: “这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娶亲回来，憨

娃少不了再来谢你。”程老汉虎着脸推开钱，说自己不稀罕这几块钱。扁头

族里上了年纪的老汉严肃了一颗干枣脸，一把拉住程老汉的手，将钱硬塞

在程老汉手里，毋容置疑地道: “你再这样，村里人就把你看扁了，十里八

乡的人真要骂你了!”程老汉尚要坚持，转面心里一嘀咕，觉得挣回了些许

面子，脸上有了光彩，也就见好就收，见坡就溜，勉勉强强接过钱，装进

衣兜，嘴上兀自强硬不软，硬硬地道: “不看僧面看佛面，若不是你们至诚

央及，是扁头，就是摆上筵席，跪在地上磕上一百个响头，我万没有允肯

的理!”说罢，回头安顿一同接娶新媳妇的五仁道: “给驴匹上鞍子，上炷

香，上路。”言毕，不在扁头家八仙桌上红纸上签写的三代宗亲牌位前烧香

叩头，丧着脸出了门，候等在门首。

程老汉窝着一肚子火，走了一路，气郁了一路，也咕咕叨叨叫骂了一

路。一同娶亲的扁头兄弟五仁和扁头二儿子福娃，见程老汉气不顺，怕生

出新的事端，不敢接程老汉话茬，只低着头闷闷地走自己的路。程老汉虽

然到女方家经历了诸多人事，迎亲返回路上，也没有将心头的愤懑消解，

舒畅愉悦起来，反而随着女方家几杯酒的下肚，幽怨的愤恨，在肚子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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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酵来，并随着脚软腿酸以及燥热的猬刺般的太阳芒棘的暴晒，愈来愈烈。

及迈着碎步一步步挨到冷子梁山脚下时，他再也抗拒不住头顶骄阳和心中

郁闷的双重煎熬，“扑嗒”一声，一屁股蹲坐在地上，不再起来。

北去的云，已经倒卷回来，崔嵬如同崩塌雪峰的巉岩样云茬，高悬眼

前。太阳已被狗口似的一处黑云生生吞进了嘴里。天地之间，暗淡得如同

涂了一层淡墨。五仁心焦成了一片，他耐着性子蹴蹲在程老汉跟前，左劝

右劝，不给下的话都可脸是笑地下了，可程老汉视同没有听见，理也不理，

自顾自地撩着衣襟，不停地往脖脸上扇着风。五仁奈何不了程老汉，嗨叹

一声，折回身，侄儿手中接过驴缰绳，撅着嘴，阴霾着脸，盯眼看着一头

被淡黄色麦虻叮咬得甩头摆尾、弹蹄顾脑的黑叫驴，不再说话。侄儿福娃

见此，瞥一眼阴郁着脸的叔老子，驴拴在路旁一株碗口粗的柳树上，趋到

程老汉面前，陪着笑脸，道: “叔，得走了? 再不走，雨下起来，冷子梁上

不去了!”程老汉睃一眼福娃，眼皮一塌，硬梆梆道: “待我把身上的汗凉

下去了着!”福娃还要再劝，程老汉恶狠狠宰了福娃一眼，怒着脸，抖抖索

索掏出嵌有橘红色玛瑙的烟锅，慢腾腾伸进黑猪皮旱烟袋，剜起烟来。福

娃笑容僵在脸上，欲要发驴脾气，呛说程老汉几句，蓦地，路边一颗槐树

上，一只喜鹊，蓬松着羽毛，圆张着嘴，喉头极速地翕张扇动着，“嘎嘎”

叫了起来。福娃来了气，地上拾起一块三角石头，骂声: “我把你三伏天难

得喝水，三九天难以进窝的坏 !”手一扬，石头天空划一道灰色的弧线，

“啪”一声，落进了槐树浓密的树荫里。喜鹊受了惊吓，一挫身，双翅一

抻，“嘎”一声，绕个半环，飞过了山嘴，没了身影。程老汉复又恶狠狠剜

宰了福娃一眼，深吸一口烟，“咔”一声咳嗽，三股浓烟嘴鼻喷吐出来，之

后，鞋帮上磕掉尚未燃化的烟灰，站了起来。程老汉站起后，像一位威武

的将军，环视了一眼众人，尔后，谁也不理不招，烟袋别在腰里，拄着拐

杖，蹒跚着脚步，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高耸入云的冷子梁迤逦而去。

五仁叔侄彼此对视一眼，招呼一声冷着脸站在一旁送亲的娘家人，吆

喝一声驮嫁妆驮新娘子的黑叫驴，无声无息地跟走在了程老汉后面。

一起步，豌豆大小的雨滴，伴随着一阵强劲的风，淅淅沥沥，星星点

点，天上砸落了下来。一行人迈开脚步，急速前行。偏潮潮热热的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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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猛烈，吹刮得山路两侧的苹果树前扑后偃，粉白色的花瓣飞雪飘絮一

般凌空乱舞，飞舞着的花瓣残片和野草断茎以及混杂着土腥的雨点吹打在

人们脸上，使人睁眼不得，无法看清脚下的路面。行人的脚步，凶猛的风

中，更难以稳健，趔趔趄趄着，东倒西歪，状若醉汉。他们一律侧着脸，

眯缝着眼睛，躲避着迎面的劲风，走得甚为艰难。程老汉紧走了一段路后，

喉头复又呼呼哧哧拉起了破败的风匣，咝咝啷啷像是一束零乱的钢丝在石

板路上牵拽。他晃晃荡荡绕着醉汉般的脚步，喘着粗气，挣扎到一处避风

的扑檐子崖面下面，背倚崖壁曲弓立了，咳咔着一口浓痰，却是无力吐出，

脸涨成了一副猪肝。他极力地咳唾着浓痰，憋闷得一颗黑红脸皱成了干枣

儿，腰肢曲成了一粒虾米，尚没有将浓痰吐离嘴巴。他费了很大力气，正

当将一口痰涎咳上喉头，吐唾到路边一株开满黄色小花的臭蓬香菜一样的

叶茎上，拐杖倚靠在崖壁上，腾出一只手擦拭髭须上悬垂如同蜘蛛的唾涎

时，忽然身后 “啪嗒”一声，驮负新媳妇的黑叫驴前蹄在湿滑的路面上踩

搭不住，驴失前蹄，跪趴在了一段极陡的山道上。山道奇滑极陡，牵驴的

福娃虽笼头上用力拽扯，五仁尾巴上往起提掂，黑叫驴也曲成镰刀似的腿

努力抓地往起来曲弓，却是不管怎么费力费时，通力合作，怎奈坡陡路滑，

驴子如同一堵跌倒的墙，无法立起。

程老汉着了急，顾不得揩抹下巴胡须上粘连的腌臜脏污，高声提醒福

娃说: “拽紧，再跌滑就崖上下去了!”说着，跌跌撞撞返身赶来帮忙。不

料走得急，脚下一滑，跌坐在地上，一时，屁股下如坐了一块冰，“哧溜”

一声，掼下的冰壶样朝福娃飞来。福娃看一眼两丈来高的悬崖和滑跌到崖

畔的黑驴，说声 “完了”，闭上了眼睛，等待程老汉要命的一撞。雨脚急

促，亮亮的雨点密密的，缀成了丝线，头顶如同洒壶在喷。福娃左等右等，

等了好长时间，不见程老汉致命的撞击，唯觉脸面上雨水更为猛烈地浇倒。

他很是纳闷，心说眼见程老汉控制不住自己，飞速朝自己跌滑而来，躲闪

是来不及的，这是怎么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撞来。遽忙手抹一把脸面上的

雨水，睁开眼睛看时，黑叫驴不知什么时候翻站了起来，叔老子五仁正隔

着雨帘，日娘捣老子戳点着指头叫骂着自己，程老汉却是不见。风声、雨

声、雷声，竞相喧豗轰鸣，缠杂不清，福娃虽侧耳谛听，却是听不清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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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隔着驴隔着雨帘戳点着指头叫骂什么，他疑疑惑惑、焦躁不安地高声询

问叔老子说啥，却是声音一出口，立刻被风吹回，或是被风飘远，或是被

巨雷遮掩，无法传到叔老子的耳朵里。福娃手足失措，遂闭了口，如迎头

击了一闷棍的愣鸡，紧紧牵扯着驴缰绳，木木呆呆地站在风雨之中，脑子

里混沌一片。

五仁见侄子对自己的话置若罔闻，气得浑身筛糠，却是毫无办法。不

得已，丢下驮嫁妆的黑驴，逼仄陡峭的山道上，侧身小心挤站到侄子跟前，

伸手抽了侄子一巴掌，之后，夺过侄子手中的驴缰绳，“吁吁”哄唤着将驮

新媳妇的被风雨吹淋得毛毛躁躁胡乱踢腾尥蹶子的黑驴牵拉到附近一块苹

果地里，拴绑在一棵碗口粗细的苹果树上，尔后，黑着脸吩咐随后跟来的

侄子道: “蹲过来，将你嫂子背上?”侄子如同刚爬上岸的落汤鸡，浑身水

流。他看一眼驴背上身高马大的嫂子，惴惴不安地建议道: “让她站到地

上吧?”

“胡毬子说! 新人能落马?”不由分说，五仁一把将侄子扯到跟前，扳

转身，驴背上往下搀扶新娘。

福娃脸嫩，脸扑闪闪红过了耳根，一急，结结巴巴起来，说道: “叔

———叔，你背吧! ———我———我找我程家爸去!”

“我是公公，能背媳妇子? ———你尽胡毬子说哩!”五仁虎着脸呵斥道。

福娃尚待推辞，新媳妇在叔老子的搀扶下爬在了背上。福娃无可奈何，

俯身摆正身子，战抖着手，背后挽揽住嫂子肥腴的双腿，浑身麻酥酥一颤。

随着身子的颤抖，福娃身子一斜，嫂子抓把不牢，险些滑落。嫂子不待滑

跌，在福娃肩头一用劲，身子一纵，整个身子牢牢实实贴在了福娃背上。

随着嫂子身子的贴连，福娃觉得雨水浇淋得冰凉一片的脊背上，两坨热漉

漉肉乎乎的东西，软绵绵从外到内，将一股馥郁的醉人温润透进了背腔。

福娃浑身舒坦地打一个寒颤，立足不稳，脚步一趔趄，一个前抢，身子筛

了两筛，险些一头栽倒。他努力收住脚步，稳住身子，靠倚在一棵苹果树

上，稳稳站住。头脑却是随着脊背的靠挤，“铮”地一声，意识全失，懵懵

懂懂痴傻起来。一时之间，劈头盖脸倾泼的雨，铺天盖地吹刮的风，全感

觉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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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仁撇下侄子，火烧火燎，急步跑到团簇在一扑檐子崖面下避雨的娘

家人面前，哭丧着脸，说媒人滑到悬崖下去了，若是摔死，抑或是被飞泻

的洪水吹卷而去，丧了性命，不要说迎一送一，就是迎一送二，也怕是不

得消停终结了。娘家人横一把竖一把擦抹着脸上的雨水，连声点头说是。

五仁见娘家人点头应承自己，遂低头哈腰央及娘家人和自己一道找寻不见

踪迹的程老汉去。娘家人看一眼扑檐子外面哗哗啦啦倾泼的大雨，牙一咬，

头一低，冲进了雨阵。雨急剧地下着，天地之间，扯着一道昏昏暗暗的苍

蓝色雨幕。远近景物，皆陷落在雨幕之后，两步之外，看不清人影。一钻

出崖面，路面上激溅起的浊黄色水雾，立马迷蒙了眼睛，使人睁眼不得。

五仁顾不得许多，手脚并用，抓扯着路面齐膝的野草，趟着路渠里恣肆奔

流渲泄飞落的洪水，呼叫着程老汉的名字，可沟可屲寻觅程老汉的踪迹。

却是折腾得筋疲力尽，一段陡坡路面渠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翻寻遍了，

程老汉就渺渺无迹，一只破鞋子也没有找到。

雷雨汪洋恣肆肆虐一锅烟后，随着风的挟裹，奔向南面去了。北面的

天空，云朵退尽后，露出了蓝蓝的天。天地之间，重又明晰起来。五仁沿

着崎岖逶迤的山道抑抑郁郁追寻一阵程老汉，毫无结果后，返身来到一块

苹果树地头，“嘿呔”一声，蹴蹲在地上，哭丧着埋下脸，天塌下来一样心

灰意冷，愁肠百结。他安静一刻，悲叹一声，伸手抹一把脸，抬起头来。

目光触处，忽见程老汉凌空悬骑在头顶崖畔一棵斜伸出来的榆树上，在朝

自己哑然偷笑。五仁也被程老汉猴子一样滑稽的怪模怪样惹笑，遂拭把泪

水，仰头责怪道: “我可沟可屲寻你，你却骑在树上乐?”

“我滑下悬崖，你慢腾腾不来搭救，我让你瞎 也折腾折腾，心里害怕

害怕。”程老汉树杈上拧绞着衣服上的雨水道。

拧绞出的雨水，“啪嗒嗒”空中洒落，驴尿尿似的。飞落的雨水，淋落

了五仁一头一脸。五仁 “呸呸”吐唾着，地上闪躲着零落的雨水，心情也

像头顶的天空，逐渐放晴，竟满面灿烂地笑着，戏谑树顶的程老汉道: “你

咋到树上的? 我当你被水吹走了，准备喊人吃你的馒头了!”

“吃我馒头就把娃娃搁耽了，———还不上来拽我上去?”程老汉瓦起脸，

像一条蛆一样树杈上弓了两弓，树滑，没有曲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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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仁不敢怠慢，遽忙跑到崖面，俯身下觑，见崖面下面一人高处，斜

伸出一株两把大小榆树，榆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像把绿色的伞; 程老

汉则骑坐在伞柄上，螃蟹样两手张牙舞爪地朝自己挥舞着呼叫。五仁跪在

崖畔，一手抓把住崖畔上的青草，一手下探，去够程老汉，却是手不够长，

根本触及不到程老汉。五仁想尽了办法，都徒劳无功而却。他累出了一身

汗，曲弓得腰腿发麻发酸。他泄了气，站起身来，怅然失措地东张西望着。

五仁在张望的一刻忽而觉得尿涨涨的，他折过身，解开裤带，叉开五指，

导引出一只黑不溜秋的鸟，对着一株雨后亭亭玉立吐绽芬芳的红色野菊，

一顿猛浇。野山菊经了尿柱的冲淋，东摇西摆，偃仰起伏，纷乱得像风雨

中的弱柳。五仁不自觉苦苦笑出声来，随着笑声，两肩一耸一落，搭在肩

膀上的腰带滑落下来，掉在了脚下一团黄黄浊浊的尿液中。五仁雾了脸，

骂句脏话，俯身捡拾腰带。腰带捡拾在手里，甩抖泥污时，突兀脑子里一

激灵，对着腰带笑了。五仁一吸气，瘪凹了肚子，裤子腰上打几个折，紧

紧地反别在腰里，折身来到崖畔。五仁崖边跐着脚稳稳站住，裤带凌空一

抖，裤带蛇样蹿下了崖畔的杂草，朝程老汉展延而去。程老汉战战兢兢树

上站起，伸手够裤带，却是裤带不够长，无法够到。程老汉一急，忘记身

在树上，踮起脚尖，跳够宛如柔蛇一样朝自己晃头晃脑探视的裤带，却是

裤带没有够到，身子落下，踩踏不稳，脚落到空处，身子一斜，掉下树去。

程老汉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伸手乱抓，惶遽中，侥幸抓扯住了一根榆树

的枝条。程老汉又像一条吊悬在鱼竿上的灰头土脸的鲫鱼，悬悬地挂在了

树上。五仁在崖畔吓麻了眼睛，带着哭腔连声喊叫 “抓紧”。程老汉低头看

一眼深杳不能见底的谷壑，不敢大意，用了吃奶的劲道，一寸寸箍缠攀爬

上了榆树主干，考拉一样紧紧抱着树干，扭头仰瞪着崖畔的五仁，黑着脸

骂道: “你狗日的不会把裤带续长些吗?”经了程老汉的提醒，五仁明白过

来，忙折头喊来娘家送亲的人，伸手抽了三个人的腰带，续接在一起，成

了一根长绳。

五仁和娘家人悬崖上费了好大劲，方才拽拉上来了程老汉。程老汉悬

崖上提拉上来后，浑身污泥，像一头泥污中拱爬出来的泥猪。他无暇顾及

衣服，喘着粗气，苍黄着脸，蹭到崖畔，探头探脑朝下面深谷看着，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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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喟着 “今日日子不好，险些摸了阎王的脚巴骨了”。五仁不爱听程老汉不

吉利的丧气话，说声: “少说些，走路吧?”招呼一声娘家人，离了崖面。

程老汉抖抖索索颤着腿杳渺的谷底看了看，长出一口气，折身跟在了众人

后面。

五仁偕同众人来到苹果地里牵驴时，福娃尚背着新媳妇倚靠在一棵苹

果树上愣怔着出神。众人齐齐心里夸赞说这娃老实，真听大人话，是个懂

事的娃娃。及至走到跟前，细觑时，发现福娃其实没有背负新媳妇，背贴

着新媳妇的胸脯靠着，两人只做着背负的样子，新媳妇两脚早已着地，泥

泥的地上站着。五仁来了气，黑着脸骂侄子: “叫你背着新媳妇哩，你咋放

在了地上?”福娃甚为不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争辩道: “没放呀! 这

不背着哩嘛!”“背着哩咋两只脚站在地上?”五仁两束目光像两把明晃晃透

着寒光的刀子，气呼呼呵斥侄子道。福娃听了五仁的斥责，折过头一看，

见嫂子果真紧贴着自己站在泥地里。遂红了脸，低声嗫嚅道: “背得时间长

了，手臂麻木了，还以为在后面背着。”五仁还要训斥责骂，程老汉赶了过

来，瞪一眼五仁，道: “快些牵上驴上路，———人水卷走了都不顾及，还顾

忌这个!”五仁不能言语，睃一眼程老汉，灰着脸走过去，解苹果树上缠绑

的驴缰绳，并整理驴背上的鞍韂。

天已完全放晴，一丝游云也没有。明媚浩洁的晴空，蔚蓝得像一块纯

洁无瑕的蓝色宝石，透明得水晶一般。红朗朗的太阳，犹如刚清洗过的红

富士苹果，红中透亮，亮中显白，喷薄着妩媚的七彩光芒。一道彩带似的

虹绛，无声无息地划一道柔和的弧线，一头披搭在南山顶上，一头落降在

北面谷壑，仿佛佛祖头上的多姿多彩的光晕。空气鲜洁清新，苹果粉红的

花朵，散发着一股股香甜的芳醇，馥郁扑鼻，悠远而绵长。许是因了春雨

清凉的浸润，娶亲的人和牲畜，和嫩绿的春草一样，有了无限生机和能量，

展现出了勃勃生机，脚步跨得分外有力、稳健。陡峭如同刀背，崎岖宛如

游蛇的山路，太阳一照，立马干燥，只存湿痕，脚踩上去，既不泥滑，又

不烫热，格外清爽。一行人恰似擅长腾挪跳跃的山猿，身手敏捷，攀援到

冷子梁山顶时，太阳正当头顶，艳艳的鲜洁。程老汉虽则疾走一段路后，

喉头又咝咝啷啷拉起了风匣，却是没有雨前的浑身燥热，汗流浃背。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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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只领头的山猿，走在前头，登上山顶后，拄着拐拐棍停驻在山巅一处

高地，放眼西南望去: 一道亘古以来就被南下四川北出塞外的客商踩踏出

的宛若盘绕匍匐蟒蛇的官道，苍黄色衣带一样萦绕着浑圆如同鲜乳的山峦

不停地飘展。坐落在浑圆乳房阳坡的关道坪 ( 实应叫官道坪) ，闪现在五里

开外，阵雨过后，满山可屲，粉白的苹果花开得正盛，全坪上下，氤氲着

花的云锦，犹如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程老汉看着春光一片，妖娆得如

同花枝招展青春无限美人的家乡，心头无缘无故注一泓清新的热流，浑浊

的眼睛里突兀泪光点点。他久久地立了一会，拭去泪水，回头看一眼驻步

歇脚的众人，一笑，挥手将五仁叔侄拦到一边，将娘家送亲的人侧身敬让

到前头，逐人发一支烟点燃，说声 “就到了”，之后，吆三喝四地指挥着迎

亲的队伍，齐齐放开脚步，沿着官道，朝关道坪委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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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头家一清早，就人出人进，笑语喧天，洋溢着年关节庆幸福和合的

喜气。请来的八个吹响，耳朵上夹着带把的香烟，对着条桌上热气腾腾的

茶水和美酒，眯缝着眼睛，歪着头，鼓着腮帮，门头不停地吹着迎宾曲和

祝酒曲。一群半大孩子，手里擎着木香，看见人来，团闹着将 “二脚踢”

放上天空，头顶炸无数震耳欲聋的响雷。七八个年轻的妇女，围在叼着香

烟翻炒菜肴的厨子周围，赤着莲藕一样白净的小臂，湿着浸泡得白白紫紫

的手，嘻嘻哈哈笑说着，在刷洗碗筷，整理盘盏。扁头一改往日财大气粗、

骄傲自满的倨傲派头，却又牛逼得如同昔日的保长，端着黄铜水烟壶，呵

呵笑着，各处逡巡察视着跑出跑进。他逢人就眼笑眯成一道缝隙，一张癞

蛤蟆相似的阔嘴，裂到耳门，低头哈腰，头点得啄米鸡似的。不管扁头家

上下迎神耍社火一般多么热火朝天，也不管扁头一家大小心乐成多么灿烂

的花瓣，天公却是不太作美，一阵风来，竟然做起梗来，一阵暴雨，突兀

骤至，倾盆大雨将所有人浇成了落汤鸡。扁头村里说一不二，却是奈何不

了老天，他端着烟壶，搔着秃头顶，站在上房屋檐下，听着亲朋的纷纷议

论，仰着头看着阴云密布的天空，直翻白眼。骤雨阻隔了新人的如期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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